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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雷

党龄：12年

党员心语：扛住

压力，在最困难的时

候顶上去，才能实现

目标。

党 员 名 片

扫描二维码，北斗

人陈雷为您讲述不一

样的北斗故事。

“七一”特别策划·新时代共产党员风采

记者手记

特 稿

6月23日，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

组网卫星发射成功，中国北斗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完成全球组网部署。这一天，

距离中国共产党99周岁生日还有7天。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记者走进

国防科技大学，探寻“北斗”这张国家名

片背后的故事。

来到导航与时空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楼下，抬眼望去，楼顶笔力遒劲的“北斗”

二字分外夺目。在这里，这栋楼被大家

称为北斗楼。

北斗，天空中七颗形影不离、相依相

偎的星辰。相传远在三皇伏羲时代，人

们就以北斗星定向，划分季节时令。

仰望夜空，北斗闪烁。我国卫星导

航系统启动，科研人员便为它取名“北

斗”。

一进北斗大楼，一楼电梯口的“打

卡榜单”就映入眼帘。屏幕上每天滚动

公布“最晚下班”和“最早上班”的15个

人名单。

刘增军、毛二坤、崔玉、何盛春……

他们中既有二十出头就加入团队的年轻

研究生，也有工作许多年的科研骨干。

在青年讲师陈雷带领下，记者沿走

廊进入科研实验室，迎面扑来的是一种

既安静又吵闹的奇特感觉。

一眼望去，一扇大玻璃将科研人员

与数台机器设备隔开。机器不停运转，

工作人员紧盯眼前的屏幕，时而眉头紧

蹙，时而探讨问题。

这里很安静。他们思考的时候，

陷入各自的思维世界，专注解决各种

问题。

这里有时又很吵。他们常常为了攻

克一个难关争论得面红耳赤，只为找到

最优解。

5年前，就是在这座大楼里，王飞

雪、孙广富和欧钢教授带领团队承担起

研制北斗系统关键设备的重任。经过一

轮又一轮艰难攻关，他们在高精度、抗干

扰、抗辐射等方面获得重大突破。

置身其中，记者感受到北斗人那种

独特的科研气质——始终保持蓬勃向上

的朝气，向着困难发起冲锋。

今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登顶“地

球之巅”，使用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为珠峰“量身高”。

勇攀科技高峰，也需要大批科技英

才组成“国家队”，朝着既定目标不断攻

关。核心关键技术引不进、买不来，唯有

自主创新、大胆突破。

心挂念的地方叫北斗，梦扎根的地

方叫北斗。仰望历史的苍穹，我国国防

科技战线上，一个个奋力攻关的身影如

北斗星一般，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嫦娥

探月”到量子通信……一代代科研精英

在党的领导下接力奋斗，中国科技实力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

在北斗人心中，北斗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已经不仅仅是个技术概念，更是人

生的灯塔。

曾经，中国古人发明的指南针，开启

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大航海时代。如

今，中国建设的北斗系统，在大航天时代

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这是一个充满蓬勃朝气的人才方

阵。20多年前，国防科大北斗团队成

立之初，王飞雪、雍少为、欧钢等5名成

员的平均年龄还不到 29岁。如今，这

个拥有300多人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35岁。

今天，26岁的中国北斗正青春。未

来，北斗还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陈雷告诉记者，北斗系统完成全球

组网部署后，他们将继续在相关领域深

耕，努力完成2035年国家综合定位导航

授时体系构建目标，助力北斗成为最先

进的卫星导航系统。

走出北斗大楼，转身回望。夜色

中，楼顶上镶嵌的“北斗”两个大字慢慢

亮起，在漆黑的夜幕中一直为这个年轻

的团队指引着方向——如同“共产党

员”这个共同的身份，一直指引着他们

奋斗、冲锋。

北斗青春 青春北斗
■本报记者 程 雪

在这个时代，我们应

该能做得更好

今年是陈雷步入国防科技大学的第
14个年头。从考上军校到学士、硕士、
博士毕业，再到留校在电子科学学院导
航与时空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任教，他从
未离开。

在这里，陈雷本硕博一路连读，头发
从葱郁繁密变得稀疏，也遇到了那个更
好的自己。

在学员队，陈雷是第一批入党的学
员。
“为什么选择入党？”
“我尊敬佩服的师长，都是共产党

员，我希望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陈
雷如是回答。

以本科专业综合排名第二的拔尖成
绩获得保研资格后，陈雷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来北斗团队攻读硕士。
“为什么往北斗跑？”
陈雷说，其实在他心中，这是一个不

用做的选择：“能参与到北斗事业中，那
是幸运、荣誉。”

陈雷早就听说过北斗团队的传奇故
事，并心向往之——

1995 年，国防科大 3名年轻博士用
薄薄的几页写着一些攻关思路的纸，令
陈芳允院士和孙家栋院士眼前一亮。后
来，他们一举突破制约北斗卫星导航定
位工程的技术“瓶颈”。

2007年，我国北斗二号第一颗卫星
发射升空后，遭遇强烈电磁信号干扰，
无法正常通信。面对困境，国防科大北
斗团队用 3 个月打造出卫星电磁防护
“盾牌”。

北斗团队攻坚克难、敢于亮剑的科
研传奇深深吸引了陈雷，他也想成为这
传奇故事中的一员。

陈雷生于 1987年。那一年，我国的
导航定位系统还没有立项，美国第一颗
GPS卫星也要 2年后才升空；2010年，23
岁的陈雷已经加入中国北斗二号的研发
团队中。

10年来，陈雷所在的团队在北斗短
报文系统领域不断攻坚克难。如今，北
斗短报文系统已经世界领先。北斗三号
短报文的信息发送能力已从原来的一次
120 个汉字，提升到一次 1000 个汉字。
这个独一无二的通信功能，让北斗用户
既能定位又能向外发送短信。

站在科研前辈的肩头，陈雷觉得，
“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能做得更好”。
在一个接一个的竞赛与技术攻关里，陈
雷和同事们一路向前，两次获得军队科
技进步二等奖，取得国家专利、国防专利
授权16项……

由于工作繁忙，陈雷的 30岁生日，
是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一起过的。

从 23岁到 33岁，陈雷创造力最旺盛
的青春岁月，完全与北斗的发展历程叠
印在一起。

曾经的年轻人——60 后、70 后们，
已渐生华发；如今，国防科大这支以 80
后、90 后为主力的北斗团队，比国外相
关团队年轻了十几岁。

这些年来，中国北斗用了 20 年时
间，干成了正常需要 40年才能完成的事

情。这背后，是科研领域的一代代党员
先锋胸怀强国梦想、肩负民族使命，用忠
诚和智慧打造的强军兴国“北斗梦”。

陈雷只知道自己是天蝎座，对“星座
和性格”之类的话题完全不感兴趣，也不
喜欢用星座来定义自己。
“如果北斗也算一种星座属性的话，

那它一定是我们北斗人共同的星座。”陈
雷说，“航天事业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是
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奋斗出来的。我很庆
幸，我的青春能与北斗一起闪耀。”

这是一件很酷的事，

也是一件很苦的事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升空前一
天，陈雷在微信朋友圈晒出诗人艾青的
一句诗——
“暴风雨中的雷声特别响，乌云深处

的闪电特别亮，只有通过漫长的黑夜，才
能喷涌出火红的太阳。”

端起一杯醇香的咖啡，陈雷的思绪
回到那“漫长的黑夜”。

耳畔，是空调呼呼吹出的风，十几个
人挤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窗帘遮蔽
着窗户，看不到外面，陈雷感觉有点闷。

这种闷热感，加剧了想不出解决问
题办法的烦躁。面对电脑屏幕，他大口
大口灌着咖啡，逼迫自己保持清醒，继续
思考。

为了竞标北斗三号短报文系统，陈
雷和团队集智攻关，展开了一场又一场

密集“头脑风暴”。
“标书上的每一个具体想法，都不是

幻想，必须要在中标后具体落实。”作为
项目的副主任设计师，陈雷肩上的担子
很重，他们要在十几天内完成一份高质
量标书。

咖啡，是陈雷在科研攻关时不能断
供的“战略物资”，伴随着他每一次攻坚
克难。多少次遇到瓶颈时，咖啡醇厚的
苦味与那种几近绝望的滋味，混在一起
撞击着陈雷的头脑。

今年 2月，团队负责的北斗三号短
报文系统即将交付使用。系统的软硬件
都要进行最后的检测和更新升级。

时间就是命令。为了保证整个地面
系统的性能更加稳定可靠，奔赴北京的
第一梯队成员已经在机房开始进行联试
工作。这也意味着，长沙的机房工作人
员也必须马上到位，远程协助第一梯队
解决问题。

系统里陈雷开发设计的那些部分，
必须由他亲自检查。受疫情影响，此刻
的他因为家人感冒，不能进入机房正常
开展工作。

心急如焚的陈雷想出了一个迫不得
已的办法。

那段时间，北斗大楼的门里门外，出
现了一道特殊的风景：一根长长的网线连
通机房内外，隔着墙壁和窗户，信号和数
据源源不断传进一辆白色的小汽车内。

车里，正是自我隔离的陈雷。他支
起电脑，在机房的窗外开辟了一个移动
的工作间，“虽然我本人进不了机房，但
是我的头脑可以。”

机房内，团队正进行“极限魔鬼测

试”，让整个系统暴露在各种极端条件
下，排查可能出现的所有故障。

在现实中，出现此类极端情况的机
会非常渺茫。可陈雷和同事们必须穷尽
各种可能，模拟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

元宵佳节，北斗楼下空旷的停车场
上，只停着陈雷的车。车里闪烁着微弱
的亮光，陈雷抱着笔记本电脑，对着屏
幕，拧紧眉毛。噼里啪啦的键盘声，打破
了深夜的寂静。

攻坚创新是一件艰苦的事情。特
别是找不到方向的时候，那种迷失的感
觉，让陈雷一次次感觉自己站在了崩溃
的边缘。

那段时间，陈雷常常加班到深夜，累
极了一合眼，梦里都在解决故障。有一
次，他梦见自己终于找到答案，欣喜若
狂。可一觉醒来，他发现那只不过是一
个梦，又重新陷入沮丧。

很多时候，陈雷觉得，如果自己一个
人干，肯定坚持不下去。“因为周围有一
群同行的人，大家相互鼓劲，为了同一个
目标共同奋斗，再累也能挺过去。”

直到经过无数次尝试，一个个问题
终于真正得到解决，陈雷才长舒一口气，
下意识地抬手，捋一捋脑门上那原本就
很稀疏的头发。
“那是陈雷庆祝时的标志性‘小动

作’。”高级工程师龚德笑着说。
于是，大家开始复盘，喝杯咖啡，短

暂休息一下，紧接着再去排除新的故障。
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一刻，

陈雷觉得自己挺酷。
“北斗团队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解决

的都是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陈雷说，能

加入这个被孙家栋院士赞誉为“李云龙式
队伍”的团队，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一次，北斗三号卫星接连出现故
障。陈雷和同事们没有推诿埋怨，各项
目组、专业组相互支援，集智攻关。
“我们是一个团队，胜则举杯相庆，

败则拼死相救。”这是北斗团队奉为圭臬
的科研“信条”。

北斗团队不是“你想来就能来”，只
有专业领域的佼佼者才有机会成为其中
一员。

陈雷的妻子陈晓烨也在国防科大工
作。校园里，和同事聊起北斗和丈夫，她
总能收获别人的赞赏目光。

在家里，儿子也常常会模仿爸爸敲
击键盘的样子。在孩子眼里，工作时指
尖飞舞的爸爸很酷很威风。

你看，北斗上有爸爸

当年写过的代码

遥远的太空，卫星的太阳帆板缓缓
展开，金色的光芒格外耀眼。

这一刻，北斗三号卫星与火箭分离，
卫星单独进入预定轨道。

那天，幼儿园组织孩子们一起观看
发射直播。小家伙们看得入迷时，一个
小男孩站起来，骄傲地告诉小朋友们：
“我爸爸就是干北斗的！”

这个小男孩，就是陈雷4岁的儿子。
而那一天，陈雷却错过了发射直

播。作为指导老师，他正带着自己的第

一个本科生准备毕业答辩。
最后一颗北斗卫星成功入轨，发射

控制室内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一刻，中
国北斗也向全世界做出了一场精彩的
答辩。

完美答辩的背后，凝聚了国防科大
北斗团队科研人员数不清的付出——唐
小妹、黄龙、黄仰博、刘文祥……正是这
些默默无闻的名字擦亮了北斗的光环。

6月初，陈雷到北京出差，忙完工作
后，专门请来代码测评专家，希望他们给
北斗团队做一些规范性指导。

北斗所有的功能和性能，都要通过
代码设计实现。“产品好不好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代码设计。”

测评代码，本不属于陈雷的本职范
畴。有人劝他不要“用力过猛”，他却说：
“只要对北斗有帮助的事，就应该去做。
代码单靠自己把关，未必百分之百可
靠。我们内部的资源有限，寻求代码测
评专家帮忙，就能多一道屏障，确保万无
一失。”

陈雷追求的是“最优”，力争把任何
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解决在出现之前。“你
的设计达到理论上最优了吗？你的设计
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了吗？”王飞雪教授
这一“经典连环问”时时徘徊在团队所有
人的脑海中。

日之所思，梦之所萦，上下求索。陈
雷专注于那份令自己痴迷的事业中，浑
然忘却了外部的一切羁绊。

科研路上，陈雷不知疲倦。“必须在
最困难的时候顶上去，完成好每个节点
的任务。”他说，扛住压力、自主创新，当
既定目标实现那一刻，那种荣誉感和使
命感“让人觉得付出一切都值”。

在陈雷发表的学术论文里，结尾署
名都有“LEI CHEN”的标识。而陈雷的
微 信 名 却 是 一 个 奇 特 的 组 合 ：LEI
CHEN2020。

为什么把“2020”放在名字右上角？
“这是指数的表达方式，指数比乘法

更让能量聚焦。我希望自己的‘小宇宙
爆炸’，为北斗释放出无限能量。”陈雷有
些得意地解释。

每次突破一个重大难关后，陈雷会
和同事们到街边的烧烤店里“撮一顿”。

夜幕低垂，食物香气飘散，他们一边
吃着烤串，一边谈笑风生，长期紧绷的神
经暂时得到舒缓。

忙碌的烧烤店老板，偶尔听到这群
戴眼镜的年轻人嘴中蹦出“全数字”“代
码”“报文”等陌生字眼，却也听清了一个
高频词——“北斗”。

这一刻，天上的“大国重器”与人间
的烟火气息，在他们身上融为一体。

围坐在一起，陈雷和伙伴们常幻想
着自己年老的某一天，当回首往事时，可
以骄傲地对孩子说：“看，北斗卫星上，有
爸爸当年写的代码。”

陈雷的儿子叫陈昱辰，辰是“北斗星
辰”的“辰”。偶尔闲下来，陈雷喜欢带孩
子去科技馆，喜欢给儿子讲“天上星星”
的故事。

今年春节，陈雷买回一台天文望远
镜，既满足了自己的兴趣，也帮助孩子建
立自己的空间坐标系。

遥望星空，他很好奇，《三体》中描述
的外星人究竟是如何用意念来沟通的。
“真不知道，未来世界会是什么样

的……”陈雷嘴角露出浅浅的微笑，仿
佛陷入了另一个世界。

国防科技大学导航与时空技术工程研究中心讲师陈雷—

我 们 的 星 座 叫 北 斗
■本报记者 程 雪 通讯员 陈路辉 汤 超

夜色中，国防科技大学的北斗楼辉映着星空。 岑宣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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